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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战后“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1906-1955）

的代表作，小说《白痴》于1946年 6 月发表在杂

志《新潮》第 6 号，被视为《堕落论》（1946年

4 月）的小说化。《白痴》以1945年的日本为背景，

描述了二战末期“东京大空袭”这一时期，日本

民众陷入颓废，堕落的困境。（ 1 ） 小说的情节很

简洁，文艺工作者伊泽发现邻家的白痴女躲入自

己家中。出于好奇的心理与保护的冲动，伊泽收

留了她，在与白痴女的肉体交媾与空袭逃难之中

不断改变自身对于她的认识。经历了1945年 4 月

15日的“东京大空袭”之后，伊泽最终选择了与

白痴女在一起。在此，我们可以认识到作为“人”

的堕落与救赎，认识到战争时期的迷茫与困惑，

死亡与苟且，也可以认识到最终的伦理选择与身

份定位。

　作为坂口安吾的代表作，《白痴》这部小说可

谓是倍受争议，毁誉参半。该小说甫一问世，就

在日本文坛引起极大反响，给自战争体制向战后

体制转型的日本人以强烈的震撼与巨大的冲击，

被誉为“战后最初的杰作”（ 2 ）。岛田昭男指出，

小说《白痴》与评论《堕落论》的标题联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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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具有强烈的召唤意识 ：处在日本战败之际的

“破坏与荒废”之中，日本开始经历一场可以称

之为“伟大”的价值转换，日本必须直接面对这

样的“精神性的虚脱与昏迷的状态”，由此，《白

痴》这部小说才被称为了“杰作”。（ 3 ） 不过，评

论家平野谦认为，逃难之中的白痴女一度恢复人

的意志，让读者产生了一种“人”获得新生的感

觉，但是到了作品的末尾，人类的存在却依旧犹

如“猪”一般丑恶，倒退回开篇的状态，因此难

以称之为“杰作”。（ 4 ） 十返肇亦认为，白痴女带

给伊泽的感动如同梦幻一般，但是作者为什么不

让伊泽与女人向着新生活前进？故而留下了不少

谜团。（ 5 ） 松本常彦则指出，主人公伊泽对待白

痴女的行为充满矛盾，令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不

安定的状态。（ 6 ） 由此可见，这部小说充满矛盾

的设定，荒诞的叙事手法，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

让不少评论家对作品的主题产生质疑。

　本论认为，这部小说营造了一个善恶背反，个

性泯灭的战争空间，描绘了青年知识分子伊泽陷

入时代，个人的迷茫与困惑，遭遇到是否要接受

一位白痴女的伦理选择，经历了否定战争体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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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身份的“堕落”，进而获得自我的救赎与重

生的故事。小说阐述的危机与不安的时代语境，

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迂回曲折的人物心理，恰

好可以站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加以梳理，

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既充分亦合理的阐释。基

于这一认识，本论试图站在这一视角，以《白痴》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伊泽为对象，探讨“战争”这

一语境下作为“人”的不安与矛盾，以及由此呈

现出来的主人公的伦理选择与身份定位，从而揭

示出坂口安吾的战争认识，人性解读与历史批判。

一，迷茫与困惑

　1945年 8 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一事件成

为20世纪日本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日本文坛也

由此完全陷入到一种“茫然自失，沉默失语”的

氛围中。这一时期，日本作家撰写了不少文学作

品来阐述这一现象。例如，宫本百合子的《播州

平野》描绘了战败带来的“沉寂”；林芙美子在《作

家手记》之中难抑“灰暗情愫”（ 7 ） ；在《废墟

的耶稣》之中，石川淳塑造了废墟的惨景和一个

乞丐耶稣的“颓落”形象 ；在《废墟的审问官》

之中，竹山道雄对于丧失信仰的现代人应何去何

从提出了“追问”（ 8 ）。几乎与这样的叙事保持

一致，坂口安吾在《白痴》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就

渲染了一种“废墟”的乱象。

　“那房子里曾经人与猪，狗，鸡，鸭同住一处，

甚至食物都相差无几。”小说开篇极富张力地展

现了一个人畜无异的混乱世界 ：“顶层一对母女，

女儿未婚先孕，不知孩子的父亲是谁”“女子挺

着个大肚子，翘起个大屁股，走路的样子就和鸭

子一样”“老太太接连赶走七八个情夫”“亲兄妹

结成夫妇”“小妾和卖淫的待遇令人羡慕”（ 9 ）。

在此，坂口通过夸张，荒诞的手法呈现了日本战

争体制下的社会混乱，伦理失序，道德沦陷的世

界，构筑起一个善恶背反，“扭曲”和“变形”

的空间。

　事实上，作为一个历史空间，伊泽居住的小巷

具备了战争，或者说“邻组”的本质特征。（10）

所谓“邻组”，是政府内务省为了彻底统治国民

而实施的底层组织，是为了战争而服务的最小机

构，其目的就是为了“国民道德的炼成，精神的

团结”，普及全民道德教育，推广对天皇和国家

的服务观念。不仅如此，坂口在小说之中还有意

地渲染了战争，尤其是“东京大空袭”的惨境：“到

处躺着的烧焦的尸体”“死得像烧死的狗一般”“像

烧鸡一般”“这种卑贱的死没有丝毫悲痛”“连狗

都不是，还谈得上是人吗？”（21）这样的叙述

造成一种反讽的张力，构建起战争作为吞噬个体

强大力量的宏大叙事。 

　迄今为止，很多研究学者就此将这部小说与“战

争”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将小说提示的一切问题

归结为战争，并认为正是战争的“巨大破坏力”

导致“人类同猪犬家鸭一般”的生存状态。（11）

这样一个论断，也导致了围绕这部小说的文学批

评一直陷入在了单调而重复的战争批判之中。事

实上，坂口安吾在小说之中以“不确定性”的口

吻，潜在地对于这一“根源问题”采取了否定与

批判。

　小说之中，面对这样一个混乱，失序，沦陷的

世界，伊泽感到不解和困惑，故而询问裁缝店房

东：“是战争把这里变成这样的吗？”老板回答道：

“不是，一直都是这样。”（ 5 - 6 ）这样一个回答，

间接否定了采取“战争批判”的解读方式的合理

性。坂口在小说的不经意之处，提示了“不是战

争才这样，之前就这样”的一大真相。（12） 换言之，

“这里”之所以是这样的，不是战争导致如此，

而是原本就如此。因此，“堕落”是一种原初性的，

本质性的存在，不是“战争”的责任，而是“这

里”原本就是一个“异样”的世界。不过，即便

是这样一个世界，随着战争走向终结，“东京大

空袭”的来临，也将会把伊泽彻底地吞噬。换言

之，伊泽尽管对这一世界充满困惑与不解，尽管

对之深恶痛绝，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奇迹发生，伊

泽想必最终也不得不沉沦到这样的世界之中。

　那么，伊泽在小说之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

份？接下来，坂口安吾将阐述的内容转向了伊泽

的工作环境，并穿插了大量的人物精神活动。作

为一名报社记者，文化电影导演，伊泽从事的工

作充满虚妄，无聊透顶。伊泽以“贱业之中的贱

业”一语来评价自己的职业 ：“这个职业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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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时代的流行，不存在自我追求，个性和独

创性”。（ 8 ）换言之，这一职业纯粹是为了迎合

国家政策，且为旧制度的义理人情所束缚，会消

磨人的心性，毁灭人的创作热情。（13） 在此，借

助伊泽之口，坂口描述了所谓“职业者”的现状：

职员们装出艺术家的派头，靠酒精寻求同党，靠

情面维系平庸 ；艺术家们的热情变得狂躁无比，

制作的电影“如同白纸般空洞无聊”，由此进一

步揭示了伊泽所面对的矛盾，即时代的流行与自

我追求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大众化的选择与个性

的，独创性的选择之间的矛盾。伊泽正是无法放

弃艺术的个性，自我存在的独特性，才被同僚视

为异己，不断遭到排挤，敌视甚至打压。

　审视伊泽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我们可以认

识到伊泽面临的双重性的迷茫与困惑 ：一个是作

为独立个体的存在，与以“邻组”为代表的战争

体制下的日本这一存在空间出现了必然的矛盾 ；

一个是作为独立的“职业性”的人物，与必须“为

日本服务”或者所谓“流行”的“职业”服务之

间出现了冲突。事实上，无论是小巷的人们，还

是与伊泽一样的职员，尽管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

世界，但是却拥有一个共同点 ：采取毫无意义的

行为去打发无聊的生活，麻痹各自的神经。或许

正因为这样的他者或者存在空间，使伊泽无法认

同现世价值观，成为了一个另类的存在——没有

同伴，找不到精神出口，犹如孤独的行者在生活

与工作的两极之间穿行。就这样，坂口以极端的

方式，矛盾的话语，展现了战争末期日本社会混

乱失序的伦理环境，凸显出这一伦理环境下日本

人的无聊，空虚和扭曲的精神状态，同时也为读

者带来一个悬念 ：伊泽将走向何处？

二，选择与堕落

　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

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

与义务。所谓“伦理选择”，就是从伦理上解决

人的身份问题，不仅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

来，而且还需要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

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并强调“所有伦理问题的

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之所以如此，在

于伦理要求身份与道德行为相符合，即“身份与

行为在道德规范上相一致。”（14） 作为一个社会的

存在，人需要扮演多重角色，因而也拥有了多重

伦理身份。就《白痴》这部小说而言，伊泽的伦

理身份主要体现为 ：第一，以共同体——国家为

基础的身份，即作为“国民”的伦理身份；第二，

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即作为记者，导

演的伦理身份；第三，作为普通人的社会身份——

白痴女的邻居的伦理身份。

　首先，就以共同体——国家为基础的身份，即

作为“国民”的伦理身份而言，服务国家，服从

国家意志，乃是伊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绝

对”的选择，伊泽的个人意志必须让位于国家意

志。但是，伊泽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战场？小说之

中，面对社长“你为何不辞去工作呢？是怕入伍

吧”（10）的诘问，伊泽无言以对。事实上，伊

泽也曾想过不如去当兵算了，却没有付诸行动。

不仅如此，伊泽生活的小巷世界几乎都是女性，

小说之中所提到的男性，诸如街道主任（可以理

解为大政翼赞会邻组负责人），海军少尉，满洲

无业者等，皆是与军务直接相关的人员。但是，

伊泽并没有如大多数日本年轻人一样走上战场，

而是“逃避”了自身作为国民的责任，留在本土。

换言之，在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陷入矛盾之际，

伊泽选择了个人意志，自国家制度下的“国民”

身份“堕落”下来，也就代表着自身作为“国民”

的败北。 

　其次，就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即作

为记者，导演的伦理身份而言，伊泽实质上也没

有坚定自己作为“文化人”的操守。所谓“文化

人”或者“艺术工作者”，应该具有不屈服体制

或者反抗体制的，具备个性和独创性的人。这样

的个性或独创性应当来源于艺术者自身，而不是

共同体或者他人。1939年，日本实施电影法，制

定了电影制作·配给的许可制，从业人员登记，

脚本事前检阅，强制上演文化电影与新闻电影等

一系列法律。（15） 并于该年在占领区南京和北京

相继成立了中华电影，华北电影。伊泽的公司正

是基于这一法令，才不断拍摄与时局联系紧密的

电影。小说之中提到：“公司正在制定计划拍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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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拉包尔》《监视飞往拉包尔的飞机》等宣传片时，

美军已经通过拉波尔在塞班岛着陆了。在《塞班

岛决战》规划会议还没有结束时 ，塞班岛就失

守了。”（10-11）职业伦理要求伊泽必须屈从于

战争体制，为这一体制服务。但是，作为个体，

伊泽一旦失去工作，就会失去生存保障 ；作为文

化人或者艺术工作者，伊泽必须尊重自己的个性，

保持艺术的追求。在此，伊泽的生存需要与精神

追求导致伊泽陷入到了伦理困境之中。（16） 为了

生存，伊泽最终放弃了艺术理想 ；只要活着，就

必须一贯的屈服于战争体制。

　第三，作为一个社会人，伊泽与白痴女的交往

令其丧失了作为“人”的伦理身份。《白痴》的

第一个谜团，就是伊泽是否要收留白痴女，这也

构成了伊泽面临的一大伦理选择。从伦理身份来

说，作为白痴女的邻居，伊泽与她素昧平生，留

宿将触犯了伦理禁忌，违背了伦理规范 ；但是，

从生命救助的角度来看，白痴女冒着生命危险投

奔伊泽，伊泽应该保护她，维护她的生命。就这

样，伊泽不管如何选择，都会陷入到“伦理悖论”

之中。更为关键的，伊泽不管如何选择都会陷入

到身份认同的困境。伊泽最终选择了收留白痴女，

“就权当义务保护这个白痴女。”（12）这样的选

择也让他自己感到激动。这一激动来源于长期苦

闷压抑的精神。丧失作为国民与艺术者的伦理身

份，失去了生活目标与存在价值，伊泽希望通过

这一行为找回一点作为人的意义与价值。不过在

此，我们也必须指出，这样的“找回”是以自我

身份的“堕落”而得以实现的。

　伦理悖论不同于逻辑悖论。逻辑悖论是绝对的，

无法解决的 ；伦理悖论不是绝对的，是可以解决

的。（255）伊泽选择了与白痴女共处的方式来解

决不得不面对的伦理悖论。所谓共处，必然是趋

向“同类存在”，在这部小说中则呈现为与“另

类存在”的共处。如果说伊泽是一群精神正常人

之中的“另类”的话，那么小说再现的第二个另

类的存在就是白痴女一家 ：白痴女的丈夫风流倜

傥，却是一个怪人；白痴女漂亮娴雅，胆小老实，

时常躲入猪圈之中避难 ；婆婆歇斯底里，让人生

畏。或许正是这样的“另类”，让二者进入到了

彼此的世界之中。小说之中，当伊泽意识到白痴

女是因为爱慕他才出现在家里的时候，其作为个

体的道德底线开始崩塌，开始了与她同居的生活。

人是一种善恶并存的存在，人的伦理选择源于人

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博弈。（17） 伊泽善意地收留

白痴女，是人性因子主导的结果。但是，伊泽与

他人妻子同居的行为，却受到了兽性因子的主导。

当一个人只剩下肉体欲望的时候，也失去了作为

“人”的资格。

　由此可见，伊泽的“选择与堕落”，事实上呈

现了在作为国民，作为记者与导演，作为白痴女

的邻居的多重性的伦理身份之中。小说描述了主

人公在多重伦理选择下丧失身份，逐渐堕落的过

程。伊泽逃避了作为国民奔赴战场的责任，选择

困居后方的“堕落”；偏离了作为“记者，导演”

的艺术家的个性，选择为了生存而屈服的“堕落”；

收留白痴女并与之发生肉体关系，选择了违背世

俗道德的“堕落”。就在这样的不断地选择之中，

伊泽不断地“堕落”下去，失去了一个作为国民，

作为文艺工作者，作为白痴女的邻居的“身份”。

三，救赎与重生

　承前所述，《白痴》这部小说展现了主人公伊

泽如何经历一个国民，文化人，普通人的多重身

份不断“堕落”的过程。站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

视角，这样的多重性的“堕落”，也可以把握为

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不断交锋的过程。在文学伦

理学批评的概念之中，理性与人的动物性本能（兽

性因子）相对，是指人关于善恶的高级认知能力。

理性意志则是人性因子的核心和外在表现。（253）

不言而喻，作为交锋的结果，“自由意志”获得

了胜利，从而也导致了伊泽的持续“堕落”。那么，

如何在这样的“堕落”之中实现“上升”式的“救

赎”？ 

　　对于“国民”这一身份，伊泽事实上并不曾

留恋它。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之中提到，“战

争期间的日本简直是一个理想家园，到处盛开着

虚无的花朵，这并不是人间真实的美。”（《堕落论》

42），揭示了“战争”与“谎言”的同一性。因此，

若是伊泽屈服于体制之下，那么也就会彻底地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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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下去，根本无法获得拯救。事实上，作品最后

伊泽选择与逃难大军诀别，已经暗示了伊泽脱离

“国民”这一身份，尝试回归到私人性的自我的

世界当中。

　对于“文化人”或者“艺术工作者”这一身份，

伊泽也不再以此作为自我追求的目标，而是选择

了放弃或者逃避。处在战争语境下，标榜独立自

由的“文化人”最终成为了日本政治的鹰犬。在

这一语境下，伊泽也不得不放弃抵抗而选择了屈

从，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换言之，选择生存，

即意味着逃离“文化人”这一身份的本质，意味

着无法实现真正的“身份认同”。不言而喻，这

两种“堕落”实质上暗含了对战时体制的抵抗，

也成为再度找寻自我身份的要因。

　真正让伊泽找到救赎之路的契机，就是与白痴

女之间的交往。小说之中的白痴女形象，深刻地

触动了伊泽的心灵。白痴女到达伊泽家第一晚，

因为伊泽没有关注她的肉体而感到难堪，意识到

这一点的伊泽无比震惊，同时感慨“自己最需要

的正是像白痴一样的内心，幼小且真实。可是自

己却把它忘记了，在肮脏的俗世一点点被染黑，

追寻着虚妄的影子，疲惫不堪。”（14）由此可见，

白痴女的到来反而刺激了伊泽去反省自我，成为

伊泽打开新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生命的重要契

机。

　不过，就整部小说而言，伊泽对待白痴女的态

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带有了回复往返的过

程。一方面，伊泽从心底排斥白痴女，将之视为

只有兽性因子没有人性因子的存在。小说之中，

两人在壁橱中躲避空袭，坂口描写道 ：“人是有

理智的，没有比丝毫没有理智，克制，抵抗更可

怜的了……没有比没有理智的落泪更丑陋的了”，

躲在壁橱中的白痴女“没有言语，没有喊叫，没

有呻吟，也没有表情，甚至没有意识到伊泽的存

在”，伊泽认为“这种毫无意识的苦闷丑陋得不

堪入目”（20）。在伊泽眼中，白痴女根本不算是

一个人，而不过是一个动物而已。在对白痴女的

描述之中，坂口也大量地运用了隐喻的手法，将

之比喻为“青虫”，“泥土做的玩偶”，“猪”。——

将之比喻成动物，意味着伊泽眼中的白痴女不具

理性意识，而是可悲的，丑陋的存在。

　另一方面，白痴女是伊泽的“理想”女性。与

普通女子生活，会被每个月的工资捆绑，自身也

会变得更加卑微。只有白痴女，才不会为这两百

元的“恶灵”所束缚，也就是说白痴女超脱出了

世俗社会，让伊泽“已经被腐蚀”的“渺小的内

心”开始发生变化。（16）同时，正是因为她的

动物性，她的本真，纯粹的性格才不会被俗世污

染。白痴女“就像一块极薄的玻璃片，喜怒哀乐

一展无余”，（16）而玻璃片也成为伊泽的一面镜

子，让伊泽不断反观自身——白痴女对肉欲毫无

掩饰的渴望，对死亡赤裸裸的恐惧，以及“绝对

的孤独”都是最为本真的表达 ；所谓的理性，世

俗道德在它面前变得虚妄，这种纯粹让伊泽既害

怕又向往。一方面，伊泽曾经想要抛弃白痴女，

因为他害怕这个俗世的眼光，在意所谓的道德，

更害怕改变自我，彻底“堕落”；另一方面，白

痴女代表的世界又让伊泽找到了归宿。经历空袭

之后的伊泽选择了与逃难大军相反的道路避难，

面对熟睡的白痴女，伊泽已经“没有遗弃这个女

人的勇气和‘洁癖’”（29）。伊泽决定天亮后叫

醒女人，重新寻找安身之处。尽管坂口安吾在此

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是这一结局则不仅暗

示着伊泽与俗世的诀别，还象征着伊泽的最终选

择，即向“白痴”的世界的回归。

　面对不可调和，难以逃避的伦理困境，伊泽选

择了否定性的“堕落”。通过彻底的“堕落”而

获得重生。小说到了最后，“他（伊泽，笔者注）

这样想 ：今天会不会天晴呢？太阳会不会照到我

和我身边这头猪的背上呢”（29）。伊泽最终抛弃

世俗，将自己降格为“白痴”，通过这一新的身

份去迎接太阳，期盼一种救赎与重生。“人类的

最终栖息之地是故乡，你就是常住我故乡的那个

人。”（14）这就是伊泽内心的真切告白，也是伊

泽真正觉悟，找回自我，获得新生的契机之所在。

四，《白痴》与“白痴”

　何谓“白痴”？作为核心概念，或许在此也必

须加以解答。在此，或许我们会联想到前文阐述

的日本评论家平野谦曾指出的，人要堕落成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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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的人，丧失一切伦理道德，犹如作品开篇提

示的人间地狱图一般。（18） 不言而喻，这样一个

认识对于“白痴”或者“堕落”的概念界定或许

过于片面，过于简单化。坂口所指的“白痴”，

绝不是所谓的低能，或者只具备动物性的属性，

而是脱离了社会身份，作为人的自然且纯粹的存

在状态。就此而言，堕落与白痴在此构筑起了一

个诠释之链。

　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作为“堕落”的

落着点——“白痴”，坂口安吾针对“白痴”究

竟要阐明什么？借助坂口自身的叙述，或许可以

确认一点，即坂口试图通过《白痴》教导世人：“人

有必要选择正确的道路堕落。”（42）究竟什么是

“正确的道路”？《白痴》是否提示出了一个正

确的道路？对此需要我们进一步展开文本分析，

探讨在《白痴》这部小说之中，坂口安吾针对“白

痴”形象的生成机制与潜在意象究竟采取了一个

什么样的推导方式。

　坂口安吾的“白痴”形象构建，首先是以伊泽

眼中的“白痴女”的形象而呈现出来的。即是说，

白痴女的形象作为一个“参照物”，构筑起伊泽

的“白痴”认识的最初印象。站在理性的精神层

面，“人是有理智的，多多少少会有些许克制和

抵抗，没有比丝毫没有理智，克制更可怜的了”。

但是，白痴女却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只是

“毫无意识的苦闷”，拥有人不会有的绝对的孤独。

（20-21）《白痴》这部小说所影射的现实世界的

伦理观念之中，“理智”代表的精神性，道德性

是既定的观念准则。（19） 作为小说之中的异类，

白痴女则是理性走向“堕落”的产物，是作为“无

意识”的“躯壳”而存在的形态，也是“绝对的

孤独”的具象化。

　其次，小说之中的“白痴”亦象征着一种自我

身份的“堕落”。不言而喻，这一形象是对于既

定的“国民”“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等被符号

化了的人的形象的彻底否定，同时也意味着针对

国家体制的彻底批判。在《堕落论》这部评论中，

坂口曾对国家制度进行了无情批判，认为所谓的

天皇制，武士道不过是政治产物，其存在的理由

来自于政治家的“嗅觉”。（《堕落论》36）在《续

堕落论》中，坂口则更为明确地指出 ：“只要天

皇制存在，历史性的精心策划就会一直留存在日

本观念中，日本就不可能盛开真实的人类和人性

之花”。（《续堕落论》50）政治束缚了人性，人首

先要大胆的从制度上堕落下来，“想通过政治实

现救赎，过于愚蠢肤浅”。（《续堕落论》42）这样

的堕落，无疑象征着抛弃自身作为国民对于国家

的责任和义务，亦被视为了违背道德的行为。不

过，坂口认为，国家意志不过只是政府的意志，

并不足以代表国民的意志。在国家意志违背国民

意志，束缚人性之际，国民理所当然应当从国家

意志之上堕落下来，以堕落的方式去奋力抗争。

这才是符合人性的选择，任何制度也阻止不了。

只有彻底打碎违背人性的国家机器，才能够获得

新生。

　第三，“堕落”的落着点，在于“白痴”的形

象构筑 ；“白痴”的形象构筑的落着点，指向了

朝向“故乡”或者“母胎”的回归。针对“人性

的真实”，即“欲望”，坂口提出的具象化的答

案——即“白痴”的形象。那么，“白痴”与“故

乡”究竟该如何接续在一起？如果说《白痴》这

部小说试图对虚伪的道德进行讽刺的话，那么与

之对应的“盲目，无意识，绝对孤独”的“白痴”

这一形象则是作为脱离了虚伪，无道德的象征而

存在。就《白痴》而言，这一原点的具象化就是

“无垢性”的肉体，也就是在战后“遗弃延续至

今的封建‘健全道义’，回归真实赤裸的大地，

并通过这种遗弃，回归到真实的人间。”（《续堕

落论》50）不可否定，坂口的目的不在于“绝对

的毁灭”，而是在于“彻底的重生”，松田将之称

为“朝向母胎的回归”。（20） 正如日本学者久保田

芳太郎所指出的，坂口在战后作品之中不断寻求

一种赤裸的人类存在，并将所有赌注置于这一原

点之上。（21） 坂口追求的不是道德的沦败，而是

要与既有传统相诀别，通过以“母胎”为目标的

终极回归，确立“赤裸的人类存在”，来实现自

我身份的转换与认同的“自新”。

　针对《白痴》之中的“白痴”形象塑造，坂口

安吾采取了树立他者，否定现实，批判封建传统

的方式来展开阐述 ：一是提示了作为“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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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痴女，带有了否定与批判理性的内涵 ；二是

针对伊泽的身份加以彻底否定，连带着针对国家

体制的批判 ；三是在批评封建传统的基础上尝试

构建起一种回归“无垢性”的肉体或者人的赤裸

存在的“故乡”，树立起“真实的人”的存在观念。

在这一过程中，坂口阐释了与过往的学者，作家

或者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伦理选择，也构筑起了

独特的身份定位。

　战争，对于坂口安吾而言，并不是“毁灭一切”

的根源，而是代表了新的希望或者契机。小说之

中，伊泽意识到了侵犯他人妻子是伦理犯罪，违

背了伦理道德，内心的道德规范让他不安恐惧，

故而时常期待战火可以毁灭一切，杀死白痴女，

以免败露行径。坂口采取反讽的口吻来描述伊泽

的心理 ：“他静静地等待着空袭的到来，并嘲讽

那可能是好事。”（21）“啊！日本要战败了！同

胞们如同泥人般垮塌，……但是如果苟且能生存

下来的话，对于新生命的新生，无法预料的新世

界和废墟之上的重生，伊泽尚存好奇。”（15）“战

争”作为否定旧式道德的手段，可以实现人对过

去的超克的反命题，可以让世人借助这样的“伟

大的破坏”来寻求解脱。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

伊泽期望通过“战争”这一手段（绝不是必然的

手段或者唯一的手段）谋求自身的解脱。

　国家，作为既定道德的体现，始终是坂口批判

的对象。坂口曾经指出 ：“日本战败后，武士道

亦灭亡，只有回到堕落的真实母胎，人类才可诞

生。”可以说，战败之于坂口来说反而成了摆脱“历

史的机关”，脱离“国民身份”这一枷锁，“去往

新世界的不可思议的重生”的最好契机。（39）

回到《白痴》这部小说，针对小说中主人公的多

重身份，尤其是“国民”这一身份，坂口认为唯

有脱离了这一“身份”，才能真正地得以获得一

个新的，彻底与过去决裂的身份从而再生。这样

的身份，就是脱离了“国民”“文化人”“文艺工

作者”等标签的，纯粹的人的形象。坂口正是对

战时体制的“欺瞒性”产生了巨大怀疑，故而希

望将个人从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制度”之中脱

离出来，探寻一个“孤独”个体的生存之道。

　故乡，才是坂口始终寻找的对象。在否定了作

为天皇制国家的日本之后，也就是在经历了针对

既有的道德准则的质疑与批判，从“共同”的“道

德性”之中被放逐和异化出来之后，坂口将“故

乡”落实到了“无垢性”的肉体之中。（22） 小说

之中，白痴女作为丑陋的存在所呈现出的“无意

识”的“躯壳”，作为“绝对的孤独”的具象化

产物，超越了既有观念下的道德重塑的范畴，以

一种实存的“肉体”方式参与到新生与创造之中。

坂口笔下的“故乡”的本源即在于“如同身处旷

野，根本无法期待拯救的家园出现”。（《文学的

故乡》195）坂口笔下的“堕落”，实际是一种回归，

回归到人最为本真的状态。这样的“堕落”恰好

回应了“人类真实的美”，“人类的最终栖息之地

是故乡，你就是常住我故乡的那个人。”（14）

　正如日本学者宫泽隆义所指出的，针对战争，

国家，历史等一系列范畴，坂口几乎皆是采取了

一种否定的方法来加以把握，尤其是针对以天皇

制，道德，制度等为代表的“国家”范畴，坂口

基本上是将之作为了一种“方便”法门来加以利

用。究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它，追求接下来

的展开或者向上。”（23） 换言之，坂口安吾的“堕

落”，不仅是一种朝向“故乡”或者“母胎”的

回归，实质上也意味着一种自我生命的“展开或

者向上”。这样的一个否定，展开或者向上，也

就构成了作为人的存在的“永劫回归”。正因为

如此，坂口安吾的“堕落论”被称为了“战后思

想的原点”。（24）

结　语

　评论家林淑美曾经指出，《白痴》小说主人公

伊泽的存在空间的高压强权体制扭曲人性，必将

使人异化，丧失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文学

伦理学批评视野下的“人性因子”。不过，坂口

安吾在小说中毋宁说一直在试图消解这样的“外

部要素”的限定 ：一个是间接揭示导致乱象的真

正根源不在于“战争”，并借助他者来确认这一

外部环境的“原初性”；一个是始终与“理性意志”

保持一定距离，重点突出了主人公的“自由意志”。

如果站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审视这部小

说，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解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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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观《白痴》这部小说，主人公伊泽可谓经历

了多重性的“伦理选择”，才确定了自我的身份

认同 ：把自身降格为“白痴”，走向彻底的否定，

从而找到了自我价值之所在，也成就了自己。人

要自救，也要他救。在自救与他救之中来确证自

我。就这样，为了生存，伊泽从国家体制上堕落

下来，放弃了艺术理想，抛弃了作为“人”的道

德。在不断经历“堕落”的过程中，伊泽将“白

痴”作为了目标，将“故乡”的追寻作为了目的，

由此而谋求获得真正的救赎。

　概言之，坂口安吾通过迷惘与困惑，选择与堕

落，救赎与重生等一系列问题的设定，尝试构筑

起一种真正的，批判性的，反思性的伦理。《白痴》

这部小说不是要人们如同行尸走肉般的生存，也

不是要人执着努力，始终奋斗下去，而是要抱着

遗忘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不断地进行“伦理

选择”。就在这样的为了生命，为了自己的“伦

理选择”中，作品所刻画的“白痴”形象跃然纸

上。（25） 一言蔽之，“白痴”实质上并不是一个人

物，而是一个“世相”，一个“符号”，一个“形

象”。也就在这样的反讽，荒诞，游戏一般的假

设之中，自我存在的依据，价值或者意义得以彰

显出来。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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